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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溪湾深秋
□赵开浪

一场秋雨一场凉。漫步在“S”形

的南溪湾栈道上，远山如黛雾蒙蒙，微

波涟漪秋意浓。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

季节，树木一边绿荫葱葱，一边落叶萧

萧。米黄的、杂绿的、褐红的，一片片、

一叠叠、一丛丛，落叶是秋天的信笺，

秋天是落叶的归宿，这是大自然的轮

回与涅槃。

若说南溪湾的深秋美景，与众不

同的是江边的芦苇，在秋风中摇曳，飒

飒回声，此起彼伏。初起的芦花，如丝

绒一样的柔滑，呈鲜嫩的绛红色，风姿

绰约。入秋之后，渐呈灰白色，且白色

日渐加深。随着秋寒一寸寸地深入，

芦花变得洁白无瑕，芦秆、芦叶也变成

金黄。而后，在秋风的吹拂之下，花絮

开始纷纷扬扬，空灵飘逸，澹白而清

雅。与蓝天白云对视，与清风碧水酬

和，还有那清新的空气、午后的阳光、

活泼的苇鸟，相依相偎、相亲相爱、相

伴相生。情不自禁想起 20多年前，农

村学生集体宿舍床板上，铺的还是一

张薄薄的草席，担心他们晚上着凉感

冒。有一天，我看到教室后面田野上

整片的芦花，心想是否可以采摘一些

作垫被，中午带了几名学生试了试，确

实感觉柔软又暖和。有个别家里条件

差的学生还把芦花塞进鞋子里，尽管

袜子破了洞，也被暖暖的芦花挡住了

风寒。

花开无声，花落无语。人生亦是

这无言的花开花落。岁月如梭，不觉

中就走到世事不惑，感知天命的人生

秋天。“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

落时。”栈道上骑滑板车的孩子“倏”地

从身边穿过，洒下了一路欢笑。南溪

湾垂钓者，如一尊雕像，除了甩竿提

竿，长时间岿然不动。一动一静，那就

是永恒秋韵的缩影。

南溪湾公园四通八达的游步道把

山水串联，原生态的松树和人工绿化、

花卉融为一体，五彩斑斓、错落有致，

衬托着一池池涧水像九寨沟般令人神

往。广场和山顶山腰的一个个亭台成

为健身者的“地盘”，现场演唱和萨

克斯的声音回旋林间山谷。国庆假

期的南溪湾公园游人如织，三五成群

搭个帐篷，打牌聊天，嬉戏娱乐，考虑

到秋天干燥，野外落叶、树木易燃，

没有一人烧烤，越来越多的人没有

留下垃圾。

南溪湾的深秋，自然之美和心灵

之美相互交融。如东虹花苑的 70 多

岁老党员王兴强，在每次全员核酸检

测时，都主动报名当志愿者，做秩序维

护的引导员。西虹花苑的李月爱也一

样热心志愿服务，制作青草腐免费送

给志愿者品尝，还抽出几天暂停理发

店生意，到相关镇为参与抗疫的志愿

者免费理发。

夜晚，南溪湾的秋月时圆时亏，月

光洒在河面上，皎洁宁静，含蓄优雅。

停下为生活奔波的脚步，暂别城市的

喧嚣，将自己放空在这秋色的花香中，

给我们带来丰收的喜悦，这便是心灵

的归处。

永康江
□陈加斌

一
听见自己的呼吸

来自你的胸膛

那是母亲河的呼唤

舜耕历山

黄帝铸鼎

星分婺郡

1800年的叮咛

诉说七山一水二分田的乡音

曾经的渡船

载不走母亲的披星戴月

归来的出门人

把心留给在水一方

逝去的码头

留下仙居挑盐汉

父亲的打铁铺

满眼都是母亲老茧的土布围墙

瓯江钱塘江鲫鱼背上的夫妻店

挺起铁一样的脊梁

杨溪的风

掠过华东飞渡

大陈的风

吹开心中最柔美的花儿

春天的故事

舞动五金城

撤县设市的锣鼓声中

十八蝴蝶翩翩起舞

云天中的总部中心

中国门都招呼东西南北商

啊，永康江

一桶铁水注入你的胸膛

一碗五指姜汤为你疗伤

啊，永康江

一个状元闪耀思想珍珠光

一个侍郎为官为民一炷香

啊，永康江

一个人的夜晚

想起你年轻的模样

二
流逝的江水，还复回

这就是龙川西路的古今

我的脚与黑夜磨蹭

江水与我无言相对

谁是龙川公园徘徊的后代

两岸渔火亮着南宋的一盏灯

晚风中的辛弃疾

听不见评论区关于陈亮的评语

走过去，却永远超越不了

把黑夜踩在脚下

听见中兴五论

像江水一般娓娓道来

三
江的夜在夜的江里翻腾

远去的三马九铃

是东吴小小的一部分

狭窄的水面暗藏波涛汹涌

飘浮着五金的光影

方岩的底座与河床水天一色

所有的孕育都在江的夜里

汇成故乡的河流

最硬的城市在夜的江里

走向月光里的风情万种

太平盛世话养老
□柯高军

国庆期间，在坊间听到一则关于

老人供养的故事：米寿之年的陈老

太，育有三儿二女。老太原有自己的

住处，拆迁后，地基出让变钱分给了

儿女。已丧偶多年的老太只好轮流

居住在儿子家。近年来，风烛残年的

老 太 手 脚 不 便 ，眼 花 耳 聋 ，需 要 服

侍。于是，儿女们打算将老母亲送到

敬老院赡养。老太闻之愤然：“自己

有这么多子女，为何要住敬老院？”儿

女们哑然，然而背后却说老太太固

执，拖累了他们。

太平盛世，人们生活水平快速提

高，医疗事业快速发展，中国老人已越

来越长寿。据最近央视报道，自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从 74

岁提高到78岁，发达地区已达82岁，百

岁老人也不断增多。不禁让人们想起

了养儿防老这个古老又沉重的话题。

人老了，最大的愿望是儿孙绕

膝。为此，不少老人到了老态龙钟甚

至是卧床难起之时，还喜欢与儿孙们

住在一起，享受自己认为的天伦之

乐。为了满足父母的心愿，有些儿孙

仍坚守着这千载传承的孝道，守着父

母，不离不弃。报载：一位在外地工作

几十年的大学教授，退休后离妻别子，

一人回到故乡父亲身边，与九旬老父

床对床睡在一屋，直到父亲溘然辞

世。故事凄美，令人动容。

然而，现在真正在父母身边尽孝

的能有几人，他们除了尽孝之外还有

许多事要做，因而雇保姆照料老人的

教授已屡见不鲜。

有人说，这是社会的文明进步；也

有人说，这是孝道的衰退。进步也罢，

衰退也罢，不管谁都在现实中生活，不

得不面对现实。眼下，社会处处充满

竞争，充满诱惑，多少人背负着工作压

力和生活压力。失业、就业、市场竞争、

职位升迁、磨合公关、置业奋斗、男婚女

嫁、生儿育女⋯⋯哪件事轻松，哪件事

不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有几人能

心安气静地守在父母身边尽孝道？

养儿防老，正面临着形式和内涵

的变革。

前不久，我去绿康丽州家园看望年

逾九旬的姑丈和姑姑，他们有不少养老

金，生活安定。因在身边的儿子、儿媳身

体不好，无力照顾年迈的父母，于是征

得父母意愿，将父母送到养老院生活，

而两老在那里也习惯了，心情也不错。

当前，有些人宁可多出钱，也要将

年迈的父母送到福利院或养老院生

活，其初衷并非不孝，而是社会发展

快，代沟太深，两代人的思想观念、生

活习惯、作息时间差距太大，很难调

和，一起居住常会发生龃龉，影响和

睦。对此，有自知之明的父母也会顺

从子女的安排而住入福利院或养老

院，条件是儿女和孙辈要常去看看老

人。可有些老人就不同了，他们固守

的是封建陈旧的那套养儿防老模式，

因而要缠住儿女，让家庭平添了许多

烦恼。当然，雇保姆照顾老人的也不

少，所以保姆很有市场。自己有积蓄

有、有养老金的就自己出资雇保姆，老

人经济不足的，就由子女出资请保

姆。总之，要由老人的意愿。

其实，养儿防老是一种私力救济，

是将儿女当成私有财产，更是一种一

厢情愿式的感情投资，它有极大的不

确定因素，只是靠道德伦理苦苦支

撑。因为养儿防老完全受制于儿女辈

的智商情商、能力地位、经济条件和思

想品德。试想，一个身有残疾或生活

贫困，连自身都难保的人，又有何能力

赡养父母？纵然是一个很有钱，却缺

乏道德，只顾自己挥金如土的儿子，又

拿什么去孝敬父母呢？所以，养儿防

老不仅是一厢情愿，且风险很大。长

期以来，许多老人之所以祈祷自己“活

着讨个健，死时讨个便”，其原因就是

免得拖累子女，讨人嫌。

近年来，坊间流行着“四老”的时

尚语，即：老底（钱），老窝（房），老伴，

老友。有这“四老”，老人才有物质和

精神的基本保障。这种观念淡化了养

儿防老的传统思想，是现代生活思想

渗透的结果。

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城

镇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等制度的先后实

施，各地的福利院、养老院、宾馆式养

老院也在逐年增多，并不断完善。所

有这些都是对古老传统的私力救济式

的养儿防老形式的替代。同时，它正

以上符合政策，下深得民心而产生强

大的生命力和辐射力，惠及老人。

当然，靠自己的积累和社会积累安

度晚年，并不是不要儿女们尽孝道，而

是那种私力救济式的风险很大的养儿

防老，将随着社会的转型而逐渐被淡

化，那种与现代文明吻合的社会化、公

益化、自助化养老形式将被越来越多的

人所接受，逐渐成为养老形式的主流。

长廊故事 陈东升 摄

（组诗）


